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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建
商
場
和
公
共
機
構
的
洗
手
間
，
比
起
一

般
只
顧
門
面
裝
修
豪
華
的
食
肆
，
已
不
知
好
上

多
少
倍
，
設
備
完
善
至
無
懈
可
擊
了
；
洗
手
液

不
在
話
下
，
除
了
乾
手
機
，
就
算
是
抹
手
紙
，

有
些
還
方
便
到
從
每
扇
鏡
箱
後
面
拉
得
出
來
，

說
實
話
，
每
逢
看
到
那
些
八
零
九
零
後
抹
一
次
手
拉

出
十
張
八
張
，
也
真
為
他
們
缺
乏
惜
物
之
心
和
環
保

意
識
不
足
而
感
到
不
齒
，
真
不
知
是
本
性
浪
費
還
是

有
意
糟
蹋
公
物
。

別
以
為
重
視
清
潔
衛
生
的
日
本
，
公
共
場
所
的
洗

手
間
比
香
港
更
先
進
，
對
女
士
們
來
說
，
就
不
大
習

慣
了
，
原
來
日
人
不
知
是
不
是
過
分
重
視
﹁
環
保
﹂，

還
是
為
了
﹁
清
潔
﹂
的
理
由
，
洗
手
間
都
不
設
抹
手

紙
，
就
算
洗
手
後
用
自
己
帶
來
的
紙
巾
抹
過
手
臉
，

居
然
連
垃
圾
箱
都
找
不
到
。

日
本
的
洗
手
間
就
只
有
乾
手
機
。
說
到
乾
手
機
，

真
的
想
不
到
它
好
在
什
麼
地
方
，
很
難
令
人
信
服
三

十
秒
鐘
它
電
力
的
消
耗
，
可
以
比
一
兩
頁
紙
巾
更
環

保
／
比
一
兩
頁
紙
巾
更
清
潔
衛
生
，
同
時
有
沒
有
想

過
，
乾
手
機
開
動
起
來
，
無
論
懸
掛
式
或
是
設
有
凹

位
低
置
那
一
款
，
也
會
同
時
掀
起
周
邊
細
菌
飛
揚
，
有
個
研
究

過
衛
生
工
作
的
男
士
就
說
當
洗
手
間
沒
有
抹
手
紙
，
身
邊
也
沒

有
紙
巾
時
，
洗
手
後
就
寧
願
抹
在
自
己
衣
服
上
︵
原
來
有
些
女

士
會
抹
在
頭
髮
上
︶。
乾
手
機
這
種
聰
明
笨
伯
設
計
出
來
的
﹁
科

技
產
品
﹂，
勝
在
都
有
不
動
大
腦
思
考
的
用
家
捧
場
。

日
本
珍
惜
他
們
任
何
資
源
，
就
算
自
己
國
家
森
林
覆
蓋
率
高

達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
大
量
生
產
即
用
即
棄
的
木
筷
子
，
來
自
樺

樹
的
原
料
也
都
購
自
中
國
，
全
無
宏
觀
視
野
，
一
味
﹁
環
﹂
自

己
之
﹁
保
﹂，
砍
他
國
樹
木
，
倒
不
知
道
我
們
應
不
應
該
賺
這
個

錢
，
讓
日
本
人
用
我
們
的
筷
子
吃
他
們
的
壽
司
。

日
本
人
洗
手
間
節
省
用
紙
，
在
食
物
包
裝
上
，
卻
有
一
貫
和

服
重
重
疊
疊
色
彩
，
小
小
一
片
糖
果
，
都
可
以
穿
上
幾
件
內
衣

和
外
衣
，
這
種
風
氣
，
近
年
已
影
響
到
台
灣
香
港
，
只
是
日
本

勝
在
入
口
奢
華
，
﹁
出
口
﹂
慳
儉
。

百
家
廊

江

揚

偽環保小國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連
續
幾
天
發
生
駭
人
聽
聞
的
倫
常
慘
劇
，
先

有
大
角
咀
弒
雙
親
碎
屍
案
，
再
有
元
朗
八
鄉
殺

父
傷
母
血
案
及
尖
沙
咀
豪
宅
的
雙
屍
案
，
當
中

最
轟
動
的
莫
過
於
兩
名
年
輕
人
聯
同
朋
友
一
起

弒
父
殺
母
。
大
家
都
無
法
想
像
面
對
自
己
的
親

生
父
母
，
怎
可
能
下
得
了
手
？
若
然
是
一
時
衝
動
，

錯
手
殺
人
，
還
尚
且
可
以
理
解
，
但
要
處
心
積
慮
來

謀
殺
自
己
的
雙
親
，
過
程
實
在
難
以
想
像
。
不
過
，

更
令
人
費
解
的
是
，
這
兩
宗
案
件
，
都
有
兇
手
的
朋

友
參
與
其
中
，
真
的
不
知
道
應
該
讚
他
們
夠
義
氣
，

還
是
因
為
物
以
類
聚
。
各
方
友
好
，
假
如
你
們
有
類

似
的
計
劃
，
絕
對
毋
需
考
慮
邀
請
我
幫
忙
，
因
為
我

並
非
義
氣
仔
女
，
甚
至
是
個
二
五
女
，
隨
時
會
率
先

報
警
舉
報
你
。

近
兩
年
接
觸
八
十
後
及
九
十
後
年
輕
人
的
機
會
多

了
，
一
方
面
由
於
公
司
招
聘
了
新
晉
編
劇
，
另
方

面
，
因
為
有
朋
友
在
不
同
大
學
任
教
，
他
們
都
邀
請

我
去
跟
即
將
畢
業
的
同
學
分
享
工
作
經
驗
。
跟
他
們

接
觸
過
之
後
，
發
覺
不
少
年
輕
人
都
不
喜
歡
電
視
劇

中
，
那
些
好
人
有
好
報
，
惡
人
有
惡
報
的
結
果
，
他

們
形
容
這
類
的
結
果
是
教
育
電
視
，
跟
現
實
不
符
。

有
年
輕
人
甚
至
直
言
，
如
果
由
他
去
編
寫
故
事
，
他

會
讓
主
角
由
頭
奸
到
尾
，
因
為
這
才
合
乎
現
實
。
記
得
去
年
編

劇
訓
練
班
中
，
有
其
中
一
組
新
晉
編
劇
也
度
了
一
個
殺
人
故

事
。其

實
至
今
我
仍
無
法
理
解
年
輕
人
為
何
這
麼
喜
歡
殺
人
及
大

奸
大
惡
的
故
事
，
或
許
他
們
認
為
這
些
橋
段
較
為
出
位
及
獨

特
。
年
輕
人
如
此
暴
戾
及
兇
殘
，
有
人
歸
咎
於
父
母
與
子
女
間

溝
通
不
足
，
有
人
埋
怨
教
育
制
度
，
有
人
認
為
是
沉
迷
血
腥
遊

戲
所
致
。
我
不
是
專
家
，
不
肯
定
箇
中
原
因
，
但
我
想
這
種
事

情
絕
非
單
一
原
因
所
導
致
的
，
而
最
重
要
的
是
，
我
身
為
一
個

傳
媒
人
，
我
絕
不
希
望
我
所
創
作
的
電
視
劇
，
有
份
令
他
們
踏

上
﹁
成
魔
﹂
之
路
。

電
視
雖
然
是
一
項
免
費
的
娛
樂
，
但
不
少
人
只

重
其
娛
樂

性
，
而
忽
略
了
其
影
響
力
。
我
常
說
，
這
幾
十
年
來
一
直
管
治

香
港
的
，
除
了
香
港
政
府
之
外
，
其
實
還
有
李
嘉
誠
以
及
無

電
視
。
兩
者
都
在
生
活
上
具
有
極
大
的
滲
透
力
，
潛
移
默
化

地
影
響

每
一
個
香
港
人
的
起
居
飲
食
，
甚
至
生
活
模
式
及
思

想
。
縱
然
港
人
所
受
的
教
育
愈
來
愈
高
，
但
不
代
表
他
們
就
有

獨
立
思
考
的
能
力
，
正
如
︽
天
與
地
︾
中
所
講
：
﹁
我
們
已
經

分
辨
不
出
是
非
黑
白
，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被
環
境
訓
練
到
好
像
倒

模
出
來
一
樣
，
喜
歡
吃
同
一
樣
的
食
物
、
喜
歡
同
一
樣
的
電
視

節
目
、
支
持
同
一
種
政
治
立
場
，
信
奉
同
一
種
生
死
病
死
的
做

人
方
法⋯

⋯

﹂

電
視
劇
在
反
映
現
實
與
傳
媒
操
守
、
道
德
責
任
之
間
，
確
實

需
要
取
得
平
衡
。
今
天
，
兒
子
聯
同
朋
友
一
起
弒
父
殺
母
，
無

疑
就
是
一
個
社
會
現
實
，
如
果
我
們
要
從
現
實
中
取
材
，
這
極

富
戲
劇
性
的
橋
段
，
必
然
會
被
採
納
。
於
是
不
論
現
實
或
戲
劇

中
，
都
充
斥

不
停
殺
人
的
情
節
。
然
後
，
有
天
不
幸
地
觀
眾

跟
自
己
父
母
發
生
爭
執
時
，
我
不
知
道
他
第
一
樣
想
到
的
，
會

否
就
是
殺
死
自
己
的
爸
媽
。
或
許
未
必
每
個
人
都
會
如
此
偏
執

和
變
態
，
但
我
實
在
不
敢
搏
，
因
為
只
要
有
一
個
人
模
仿
這
種

做
法
，
就
足
以
令
我
一
生
後
悔
和
內
疚
，
我
實
在
輸
不
起
。

電
視
有
如
此
巨
大
的
影
響
力
，
與
其
冒
險
宣
揚
這
些
不
良
意

識
，
倒
不
如
多
發
放
正
能
量
，
不
想
劇
集
太
似
教
育
電
視
，
可

以
不
採
用
正
面
說
教
的
手
法
，
但
同
樣
可
以
帶
出
正
面
訊
息
。

現
實
世
界
，
已
夠
殘
暴
及
血
腥
；
劇
集
世
界
，
請
容
許
我
保
留

多
一
點
愛
和
包
容
。

殺人事件簿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
未
食
五
月

，
寒
衣
不
入
櫳
﹂

此
民
諺
正
好
應
在
目
前
，
不
是

嗎
？
寫
此
文
時
已
快
到
陽
曆
四
月

四
日
清
明
節
了
，
往
年
清
明
已
是

汗
流
浹
背
之
夏
初
，
不
少
弄
潮
兒

已
是
行
﹁
下
水
禮
﹂
之
時
，
而
這
兩
天

天
氣
陰
晴
不
定
，
若
果
寒
衣
已
收
起

來
，
不
少
人
或
會
﹁
領

﹂
來
個
傷
風

感
冒
。

自
二
○
○
三
年
﹁
沙
士
﹂
一
役
，
香

港
人
已
聞
﹁
沙
士
﹂
色
變
，
今
早
上
街

又
見
多
人
戴
回
口
罩
，
正
是
小
心
駛
得

萬
年
船
。

本
人
青
春
時
正
宗
運
動
員
出
身
，
曾

是
廣
東
青
年
足
球
隊
代
表
，
習
球
兼
習

技
擊
，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間
也
在
紐

約
華
青
會
教
螳
螂
拳
，
也
是
因
教
拳
門

徒
和
人
生
事
被
告
密
﹁
華
青
會
的
師
傅

是
黑
市
居
民
﹂，
坐
了
兩
個
月
移
民
監
而
被
遞
解
回

港
，
由
此
才
開
始
個
人
轉
向
記
者
生
涯
第
二
段
生
命

階
段
。

近
歲
由
傳
媒
人
轉
而
為
文
，
老
友
黎
文
卓
、
林
超

榮
夫
婦
等
常
在
演
藝
、
浸
會
、
樹
人
等
學
校
兼
職
客

座
教
授
，
也
常
﹁
捉
﹂
在
下
去
講
一
兩
堂
實
踐
課
，

常
有
同
學
在
課
間
問
起
﹁
杜Sir

你
寫
那
麼
多
專
欄
隨

筆
，
文
中
內
容
從
何
而
來
？
在
你
而
言
似
有
寫
之
不

盡
的
材
料
，
究
竟
你
如
何
應
付
得
來
？
﹂
答
之
曰
：

﹁
一
切
來
自
生
活
。
﹂
寫
了
廿
多
卅
年
，
各
大
小
報

刊
專
欄
都
各
有
內
容
範
圍
，
本
人
由
十
幾
歲
父
母
雙

亡
到
做
運
動
員
，
做
話
劇
童
星
到
做
印
刷
學
徒
、
做

印
染
技
工
、
做
海
員
舵
工
、
做
餐
館
調
酒
、
做
功
夫

教
練
、
做
記
者
、
做
電
影
宣
傳⋯

⋯

連
串
數
來
執
筆
專
欄
內
容
可
分
各
階
段
之
經
歷
面

貌
心
境
際
遇
，
新
知
舊
友
深
交
淺
聚
，
各
行
各
業
內

容
天
馬
行
空
手
到
寫
來
，
材
料
寫
之
不
盡
，
生
命
多

姿
多
彩
。
如
近
日
夏
初
﹁
寒
衣
不
入
櫳
﹂
就
可
發
揮

一
番
，
所
以
文
字
文
學
皆
來
自
生
活
，
有
實
質
生

活
，
個
人
文
字
才
有
真
實
材
料
，
才
真
正
言
之
有

物
，
執
筆
不
必
挖
盡
枯
腸
，
信
筆
寫
來
皆
用
之
不

盡
。

信筆成文
阿　杜

杜亦
有道

國
王
峽
谷
︵K

ings
C

anyon

︶
坐
落
在
瓦

達
爾
卡
國
家
公
園
內
，
峽
谷
長
一
千
多
米
，

高
低
落
差
二
百
七
十
米
，
是
澳
洲
最
深
、
最

陡
峭
、
最
壯
觀
的
峽
谷
，
有
﹁
澳
大
利
亞
的

科
羅
拉
多
大
峽
谷
﹂
之
美
譽
。
這
些
岩
石
的

色
彩
由
白
色
、
紅
色
和
紫
色
構
成
，
讓
遊
人
有
一

種
大
自
然
的
夢
幻
之
感
。

巨
大
的
峽
谷
，
氣
勢
非
凡
，
震
撼
人
心
。
由
於

與
世
隔
絕
的
地
理
環
境
原
因
，
直
到
上
個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才
被
開
發
為
觀
光
景
點
，
對
外
開
放
。

凌
晨
四
時
正
出
發
，
帶

兩
公
升
滿
的
儲
水

瓶
、
寬
邊
帽
子
，
準
時
早
上
七
時
抵
達
國
家
公
園

內
國
王
峽
谷
入
口
。
公
園
內
有
兩
條
主
要
健
行
步

道
提
供
遊
客
體
驗
峽
谷
之
美
，
國
王
溪
谷
步
道

︵K
in

gs
C

reek
W

alk

︶
單
向
來
回
共
二
點
六
公

里
，
不
消
一
個
小
時
走
得
輕
鬆
自
在
，
國
王
溪
谷

下
的
河
床
早
已
乾
枯
，
只
剩
下
一
條
木
棧
道
，
但

綠
意
盎
然
的
鬼
魂
橡
木
兩
旁
林
立
，
讓
昔
日
的
溪

谷
依
舊
涼
爽
。

國
王
峽
谷
另
一
條
健
行
步
道
，
為
二
零
零
二
年
修
建
完
成

的
峽
谷
邊
緣
步
道
︵C

anyon
R

im
W

alk

︶，
從
字
面
上
的
字

義
可
知
，
這
是
沿

峽
谷
邊
緣
繞
行
的
步
道
，
峽
谷
邊
緣
步

道
全
長
六
公
里
，
繞
一
圈
約
需
數
小
時
。
走
這
條
步
道
最
艱

難
是
開
首
的
五
百
級
陡
坡
上
的
石
階
，
征
服
了
這
片
陡
坡

後
，
視
野
瞬
間
遼
闊
開
朗
，
微
風
吹
來
，
令
人
屏
息
的
視
野

確
實
是
難
忘
的
體
驗
。

沿

岩
壁
而
行
深
入
峽
谷
內
部
，
從
恢
弘
氣
勢
的
平
台
轉

進
複
雜
小
徑
，
周
遭
光
滑
切
割
的
峽
谷
表
面
，
逐
漸
轉
為
侵

蝕
層
岩
所
形
成
的
岩
石
群
，
他
們
稱
之
為
﹁
失
落
城
市
﹂。
此

時
有
個
路
標
指
向
﹁
伊
甸
園
﹂，
不
明
所
以
的
轉
進
去
，
卻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
地
出
現
一
泓
水
泉
，
蒼
翠
茂
盛
的
棕
櫚
樹
、

蕨
類
、
蘇
鐵
傍

水
泉
，
充
滿
沙
漠
綠
洲
風
情
，
這
些
古
老

的
植
物
可
是
史
前
時
代
就
存
在
的
活
化
石
呢
。

走入伊甸園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南
和
北
，
原
來
也
都
是
假

借
來
形
容
方
向
的
字
。

南
這
個
字
，
在
甲
骨
文

裡
，
是
一
個
可
以
用
手
執
小

槌
來
敲
打
的
樂
器
，
引
申
為

一
種
樂
舞
的
名
字
。
︽
詩
經
︾
說

的
：
﹁
以
雅
以
南
。
﹂
指
的
就
是

樂
舞
的
﹁
雅
﹂
和
﹁
南
﹂。

後
來
用
南
來
指
方
向
，
但
古
代

說
的
﹁
南
面
﹂
，
卻
是
指
面
朝

南
，
而
不
是
真
正
的
南
方
，
所
謂

﹁
南
面
而
王
﹂，
就
是
做
皇
帝
都
是

面
朝
南
方
而
坐
，
而
臣
子
們
，
當

然
就
是
面
朝
北
了
。

北
字
的
甲
骨
文
，
是
畫

兩
個

背
靠

背
的
人
，
所
以
本
義
是

﹁
背
﹂。
有
人
問
打
仗
打
輸
了
，
為

什
麼
不
說
敗
東
敗
南
敗
西
而
說
敗

北
，
以
為
打
敗
仗
的
人
都
向
北
方
逃
走
。
在

打
仗
打
得
分
不
清
方
向
時
，
戰
敗
的
一
方
，

逃
命
要
緊
，
哪
管
它
往
哪
個
方
向
逃
。
不

過
，
不
管
往
哪
個
方
向
逃
走
，
總
是
背
靠
敵

人
而
逃
。
因
此
，
敗
北
的
實
際
意
義
，
就
是

背
向
勝
方
而
逃
了
。
而
勝
利
者
，
總
是
追
逐

這
些
背
向
自
己
的
逃
亡
者
，
所
以
說
勝
方

是
﹁
追
奔
逐
北
﹂，
不
是
往
北
方
追
，
而
是
看

敵
人
的
背
而
追
。

古
代
東
為
主
，
西
為
客
，
南
為
王
，
北
為

臣
。
這
是
借
用
了
東
南
西
北
的
方
向
之
用
，

然
後
產
生
的
尊
卑
之
分
。
現
在
人
租
房
子
的

住
客
都
稱
屋
主
人
為
房
東
，
這
個
東
就
是
自

此
而
來
。
而
房
子
的
要
求
，
大
多
是
坐
南
朝

北
，
就
是
表
示
自
己
希
望
身
份
尊
貴
了
。

秦
始
皇
統
一
中
國
時
，
燕
國
的
幽
帝
便
自

稱
﹁
南
面
於
燕
﹂，
就
是
臣
服
於
秦
了
。
所
以

不
一
定
是
在
南
方
的
小
國
才
稱
臣
的
，
位
於

任
何
方
向
的
小
國
，
都
是
對
秦
始
皇
稱
﹁
南
﹂

的
。南

字
的
特
別
用
法
，
是
南
心
，
比
如
我
如

今
身
在
南
方
，
想
念
在
美
加
的
朋
友
，
我
的

思
念
之
情
就
是
南
心
了
，
古
人
有
詩
說
：

﹁
北
寒
妾
已
知
，
南
心
君
不
見
。
﹂
孟
郊
也
有

詩
說
：
﹁
此
時
西
去
定
如
何
，
空
使
南
心
遠

淒
切
。
﹂

南 北
興　國

隨想
國

新
中
國
終
於
出
現
一
位
可
能
是
最
具

個
人
魅
力
的
第
一
夫
人—

—

新
任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夫
人
、
著
名
歌
唱
家
彭
麗

媛
女
士
。
她
的
出
現
及
其
中
國
媒
體
，

乃
至
國
際
社
會
對
她
的
期
望
，
有
點
像

五
年
前
法
國
媒
體
和
國
際
社
會
對
名
模
出
身

的
時
任
總
統
薩
爾
科
齊
夫
人
布
魯
尼
的
出
現

一
樣
。

撇
開
以
西
方
媒
體
為
主
的
國
際
輿
論
造
勢

看
，
彭
麗
媛
的
﹁
潛
在
魅
力
和
價
值
﹂
不
下

於
現
任
美
國
第
一
夫
人
米
歇
爾
和
當
時
的
布

魯
尼
。
因
為
對
比
真
正
的
個
人
實
力
，
彭
麗

媛
比
前
二
者
強
。
米
歇
爾
在
成
為
第
一
夫
人

前
，
雖
然
是
一
位
具
法
學
博
士
銜
的
律
師
和

大
學
行
政
人
員
，
但
知
名
度
和
影
響
力
僅
限

於
以
芝
加
哥
為
中
心
的
美
國
中
部
；
布
魯
尼

雖
然
是
前
名
模
兼
歌
手
，
具
一
定
國
際
知
名

度
，
卻
非
行
業
內
的
佼
佼
者
。

而
彭
麗
媛
的
歌
唱
家
地
位
早
在
三
十
年
前

已
奠
定
，
一
九
八
七
年
嫁
給
習
近
平
時
，
她

的
全
國
知
名
度
和
專
業
地
位
已
很
穩
固
；
多

年
來
，
除
了
在
全
國
各
地
為
軍
人
和
民
眾
演

出
外
，
也
多
次
代
表
中
國
出
訪
世
界
各
地
，

其
中
零
五
年
九
月
應
聯
合
國
成
立
六
十
周
年

組
委
會
邀
請
，
在
紐
約
林
肯
藝
術
中
心
首
次
演
出
中
國

歌
劇
︽
木
蘭
詩
篇
︾，
更
獲
該
中
心
藝
術
委
員
會
頒
發
傑

出
藝
術
家
獎
。

以
其
民
族
聲
樂
家
的
形
象
和
聲
望
，
在
一
般
老
百
姓

心
目
中
，
彭
麗
媛
比
習
夫
人
親
切
。
因
為
她
早
在
三
十

年
前
的
改
革
開
放
初
期
，
就
給
中
國
人
貧
瘠
的
﹁
精
神

田
野
﹂
注
入
﹁
希
望
﹂︵
見
她
一
九
八
二
年
成
名
作
︽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
歌
詞
︶。

報
載
習
近
平
將
首
次
以
國
家
主
席
身
份
出
訪
﹁
俄
非

四
國
﹂，
彭
麗
媛
也
首
次
以
第
一
夫
人
身
份
隨
訪
，
但
並

非
單
純
的
陪
夫
應
酬
，
而
會
有
單
獨
活
動
，
並
發
表
演

講
。
此
舉
顯
示
中
國
將
首
次
打
﹁
第
一
夫
人
牌
﹂，
所
以

格
外
令
人
期
望
和
引
人
注
目
。

內
地
網
民
創
意
百
出
，
以
諧
趣
語
言
表
達
對
習
近
平

外
訪
的
期
望
：
﹁
習
外
訪
要
加
分
，
唯
我
彭
大
將
軍
﹂。

如
果
彭
麗
媛
能
以
女
性
的
柔
軟
和
親
切
的
形
象
給
訪
問

國
和
國
際
媒
體
留
下
良
好
印
象
，
這
不
但
為
習
近
平
加

分
，
也
為
中
國
的
外
交
加
分
，
更
為
中
國
人
形
象
加

分
。 第一夫人外訪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一駛入巴哈馬這片海，腦際裡便跳出來一個高
大的身影，哥倫布從歷史的深處遠遠走來。

那是1492年10月12日的一天，意大利航海家哥
倫布率領的三艘帆船離開西班牙的巴羅斯港，在
海洋圖上未標注的茫茫大海上已經行駛了70天。
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航行得那麼遠，也從來沒
有人航行得離陸地那麼久。

水天茫茫，無垠無際，誰也不知道前面是什
麼。凌晨2點，船樓上瞭望人突然大叫起來：「陸
地！陸地！」喊叫聲中哥倫布發現黑壓壓的一片
土地——美洲大陸。哥倫布一生中最偉大的一天
就從這裡開始了。他來到島上看 淺淺的海水拍
打 海岸，不由說了一句「巴扎馬」（意為「淺水
的海」），於是這便成了巴哈馬名稱的來由。

從地圖上看，「淺水的海」環繞 的大大小小
700多個島嶼和2400多個巖礁，星羅棋佈地散落在
方圓10萬平方公里的熱帶海域上。這些由平坦的
珊瑚礁構成的島嶼，點綴 一些低矮的圓頂小
山，一個個像是綿延在海洋中的淺灘。

巴哈馬介乎於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之間，是西印
度洋三個群島中最北部的一個群島。它屬於加勒
比海的海島，卻並不在加勒比海。大西洋海水的
墨綠與加勒比海水的深藍，柔和地調色出巴哈馬
海水清澈見底的寶石藍色。曾經有美國宇航員在
回憶中說，他們可以從太空中清晰地看到地球上
的兩個地方：那就是中國的長城和巴哈馬的海
水。

船停靠自由港（Freeport）時，陽光毫無保留的
灑在巴哈馬首都的拿騷（Nassau），溫度在暖暖的
海風中驟升。二月的日曆還沒翻完，我和同伴勵
已經迫不及待地換上了夏天的連衣裙。

步出海關，迎面過來兩個膚色黝黑的男人，邀
請我們乘上馬車遊覽市容。馬車很舊，趕車人很
熱情，用帶有濃濃本地口音的英語，緩慢地述說

城市的奇聞軼事。拿騷在17世紀曾經是海盜活
躍的地方，聚集了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一批海盜
船船長，西班牙和法國都曾派出本國艦隊襲擊和
踏平這座城市。隨 18世紀英國人對這一地區控
制力度的強化，海盜漸漸淡出歷史舞台。

我們提出要看博物館，馬車就停在了巴哈馬國
家歷史博物館的門口，不巧的是那天是星期日，
博物館閉館休息。我只好舉起相機為站在博物館
門前的同伴留影，趕車人突然闖入我的鏡頭裡，
迅速托舉起勵來讓我拍照。博物館沒有看成，卻
留下我們與巴哈馬人開心合影的這一刻。

穿行在拿騷的大街小巷，路邊商店的色彩都鮮
豔奪目，給人視覺上很強的衝擊力。不大的城
市，鱗次櫛比地擠滿400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我
知道巴哈馬有名，是因為不收稅。它沒有美國那
些收入稅、房產稅、購物稅、公路稅、汽油稅、
遺產稅等等無處不在的稅。許多美國公司跑到巴
哈馬登記，圖的就是合理避稅。香港也有不少公
司在巴哈馬註冊，享受離岸公司稅收方面的優惠
政策。這個國家每年通過徵收外國銀行註冊費、
入境費和印花稅，都能獲得一億美元的收入，是
加勒比海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在西半球的國家中
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這種「有益的金融氣候」，
使其與開曼群島和百慕達一起，成為離岸金融中
心。

中國投資者也將目光移向這片寶藍色的海域。
2012年7月中國公司投資26億美元在巴哈馬建設度
假勝地正式破土動工。這項規模浩大的工程是中
國公司進入加勒比地區和中南美洲市場的最新例
證，也是迄今為止西半球規模最大的度假村開發
項目。

從拿騷跨過兩座橋就是天堂島，天堂島上擁有
世界最大的室外水族館，水族館裡遨游 一百多
種的魚類。隔 玻璃，我指點 鯊魚的嘴，觸摸

它巨大的體積。
跟循它遨游的那片
水，一直來到氣勢
磅礡的亞特蘭提斯
酒店前面的噴水池
邊。坐在餐廳前我
和同伴一邊回味好
萊塢大片《007之
皇家賭場》在這裡
拍攝的畫面，一邊品嚐巴哈馬人最喜愛的海螺
肉。

在巴哈馬無論走到哪裡，你都會見到海螺小吃
攤。當地男人把海螺肉當做壯陽聖品，炸來吃，
煮 吃，甚至弄成沙拉吃，總之，不管生吃熟
吃，都同樣美味。我們點的是巴哈馬最有名的海
螺漢堡，做法是將新鮮的海螺肉切成小塊，然後
裹上麵粉油炸，再加些生菜和西紅柿。海螺肉很
好吃，嚼起來很勁道，你甚至可以聽到嘎吱嘎吱
的聲響。吃過海螺白色的肉，粉紅色的貝殼就成
了紀念品。我在海邊就買了兩個漂亮的海螺和一
個深紅色的海星，新鮮地還帶 一股海腥味。

乘坐接駁小艇，我們在大馬蹬礁（Great Stirrup
Cay）登陸。礁上看不到建築物，亭亭玉立的只有
一個白色的燈塔。在1977年之前這裡荒無人煙，
後來一家郵輪公司用2500萬美金向石油公司購買
了這個小島，開始興建娛樂設施，成為其所屬遊
輪停泊的一個旅遊景點。

走向海邊，一片細細的白沙灘像條玉帶鋪展在
眼前。踩在上面軟綿綿的，就像有人刻意用篩子
篩過一樣。綠松石般的海水你不用浮潛工具，肉
眼就可以看到各種各樣叫不上名字的熱帶魚在游
弋。追逐的海鷗，招展的棕櫚樹，閃光的白沙，
裸露的礁石，交錯出一幅獨特的大自然繪畫。站
在海的面前，你看到的不僅是遼闊、是博大、是

精深，而且還有那種念天海悠悠千萬年來濤聲依
舊的感動。

在拿騷城南菲茨威廉山的總督宮前，矗立 一
座大型哥倫布塑像。他的眼睛始終注視 前方，
是他的內心想起了什麼？對於發現這塊土地，歷
史該如何敘說？也許對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來說
美洲並不是新大陸，他們早在4萬年前就已經生活
在這片土地上。當時的歐洲乃至亞洲、非洲整個
舊大陸的人們確實不知道大西洋彼岸有個新大
陸。儘管有人在哥倫布之前到達過美洲，但他們
的發現既沒有被傳播開來，也沒有引發歐洲和美
洲的任何變化。直到哥倫布到達巴哈馬，才是對
西方世界產生震撼性影響的到達。在哥倫布發現
新大陸的消息傳遍整個歐洲後，接踵而來的是一
艘艘帆船從歐洲大陸出發，一次次探險衝 新大
陸而去。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海洋時代，人們忍
受 遙遙路途的艱辛，歷經海上的風暴 ，一批批
來到美洲，對這塊土地的殖民和征服也由此開
始。

我想像，哥倫布的船隊就是從眼前這片海域駛
過的，由石灰岩風化堆積而成的巴哈馬群島與歐
洲大陸的山水相連了。一個美洲新大陸，一個從
中世紀黑暗中擺脫出來的歐洲，就從這裡走到一
起。兩個大陸面向同一個壯舉，便是世界歷史一
個新的紀元。

■巴哈馬大馬蹬礁石。 網上圖片

■巴哈馬高空自然攝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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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水的海」巴哈馬


